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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专

春韭最是动人心。雨水一催，新
绿便从泥土里钻出头来，细叶上沾着
露珠，在暖风中轻轻摇晃与舒展。这
时候，只要掐一把嫩生生的韭菜，简
直是人间美味。

童年，总与韭菜“较劲”。那时，
要是不识一些农作物，大人就会用
闽南语笑话你“四体不勤，五谷不
分，错把大麦作韭菜”。这话倒不
假——刚长出来的麦苗和韭菜确
实有几分相似，嫩嫩的，绿绿的。
不过，麦叶摸起来稍硬些粗些，叶脉
里也带着锋芒。我成天在田埂上
跑，或是在麦垄间玩耍、嬉戏，却也
只能勉强辨个大概。直到后来读到
杜甫“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的
诗句，方知这青叶子菜里竟然藏着
千年诗意。

最让我惦记的，还是杜甫那餐
“急智”的诗宴。那年肃宗乾元二
年，他用韭菜、两个鸡蛋和一盘豆腐
渣，硬是变出四道菜。当端出“菜
肴”时，老杜还借用自己的《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
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
万里船”一一道出四道菜的菜名，把

“韭菜”推向美食极致，从而化解他
自己一时困顿窘迫的尴尬，赢得来
客一片喝彩，拍手叫绝。

旧事已经泛黄，韭菜却如诗句般
生生不息，一茬又一茬，茬茬鲜嫩青
翠，为人所钟爱，而一再“收割”。可
是，就是这么一个极为平常的“割韭
菜”，却被人为地引申，赋予他义，与

“薅羊毛”出没于尘世层面，或极力热
衷推崇，或予以唾弃。这不足为怪，
现实有谁未曾“割韭菜”？又有谁未
曾被“割韭菜”呢？

尽管有此“引申”，却未能消减
人们对于韭菜的喜爱。那韭菜在舌
尖上的滋味总在灶台上蹦跳，在小
吃摊上氤氲洋溢，在餐饮店里汪洋
与澎湃——

你看，韭菜一根根，竹签一串，便
成一把，抹上油，撒上辣椒粉等作料，
再去烧烤，就是一道味道极佳的小吃
美食；韭菜与雪白的豆芽，油锅一炒，
洒几滴味极鲜，便是一道“青白”绝配
好菜，让人过嘴不忘其味；尤其是包春
卷，少了这道“青白”配，就像丢了魂魄
似的，没有了可口鲜爽的味道；要是打
几个鸡蛋，与韭菜搅一搅，再煎一煎，
炒一炒，就是一道“韭菜蛋”的美味佳
肴……享受韭菜美食之时，可有谁曾

记得那碗碧绿晶莹透亮的断乳汤？谁
家小儿要戒奶，灶上必煨着浓酽的韭
菜汤。碧盈盈的汁水盛在粗陶碗里，
蒸腾的热气裹挟着辛香，不知多少母
亲倚在灶边，数着日子等这草木之力
带走胸口的胀痛……

韭菜，这草木很“臭贱”，生命力
极强。不择地土，随遇而安。只要给
它一席之地，哪怕是废弃的盆碟也可
以，即栽即活。每岁开春，我总要栽
几丛，看它们顶开土层冒头出来，挣
出满眼新绿。闽南俗语有云：“正月
葱，二月韭。”更有“二月肥蚝肥韭
菜”的说法。农历二月，海蛎正当时
令，韭菜也茎肥叶嫩，春韭和肥蚝这
对完美搭档，加上地瓜粉的催化，成
就了香喷喷的“海蛎煎”。可我觉得
都不如阿嬷的话实在：“韭菜贱命贵
气，养人哩！”

如今推窗见绿时，总觉千年光景
都在叶尖流转：诗人剪韭的夜雨还悬
在草堂檐角，孩童辨麦的晨露仍沾着
田埂布鞋，母亲熬汤的灶火依稀映亮
土墙。春韭，年复一年钻出土，旧故
事便跟着新芽，在铁锅里翻几个身，
在瓷盘中列成诗行，最后化作舌尖上
一声脆响——原来最平凡的青蔬里，
竟藏着一部未写完的春秋。

■张梦颜

高鼎眼中的春天是“草长莺飞二月
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杜牧眼中的春天
是“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而在我的念想中，春天是一个朝气蓬勃
的季节，它孕育着新的生命与希望。

连日阴雨天，久违的太阳重返天空，
显得格外明亮。一缕缕金色的光芒洒向
大地，焕发出新的生机，它驱走了冬日的
疲乏，驱走了冬天的严寒，更是驱走了那
被云雾般笼罩的坏心情。仰望那仿佛被
洗涤得没有一丝云彩的湛蓝天空，偶然
间，明亮的太阳俏皮地回眸一笑，似乎是
对春天到来的回应。

携着太阳的手，春天四处溜达着，和
我们玩起了捉迷藏游戏。

春天藏在一派生机的田野里。农民
们头戴草帽，挽起裤腿，弯着腰，用那粗
糙的双手在田地里插下一棵棵嫩绿的秧
苗。阳光下的劳作并不轻松，汗水浸湿
了衣衫，可他们饱经沧桑的脸上却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
播下的不仅仅是秧苗，更是春天的生机
与希望。

春天藏在郁郁葱葱的草地上。小草
睁开了惺忪的睡眼，冒出了可爱的脑
袋。它们身披嫩绿色的青大衣，如星星
般装点着大地，赋予了冬日里树枯草黄
的大地一派新的活力。春风拂动风铃，
仿佛是春天的信使走街串巷地奔告着春
天已经来到。一群活泼可爱的孩童们迎
着春风，在草地上飞跑着。他们手中紧
紧拽着风筝线，五颜六色的风筝在空中
飞舞，如同蓝天上正举办着一场春天的
舞会。孩子们脚步下飞扬的是年少，是
青春，也是童趣。他们脸上快乐的笑容
宛如一朵朵绽放的白莲，是那么的纯净
无邪，如同一滴甘露，注入了那静如止水
般的心灵，泛起了层层涟漪，水波一圈一
圈地荡漾开来。

春天藏在飘飘摇摇的柳枝里。柳枝
抽出了点点嫩绿的新芽，随着风儿舞动
摇摆，似乎下一秒就要飞向远方。鸟儿
站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唱起了动听的
歌儿，这似乎是一曲春日的赞歌。粉嫩
粉嫩的桃花开了，好似少女羞涩的脸庞，
蜜蜂和蝴蝶张开双翅跳起了春日圆舞
曲，加入了这一场春天的狂欢。

春天藏在一个青春少女的梦里。她悄
悄对春天许下她的愿望。春姑娘冲她神秘
地笑了笑，那是她们之间的心灵暗语。

在春天里植入梦想的种子，迈着青
春的舞步，追光向暖，绽放自己的芳华。

■叶涵钰

在闽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
力的土地上，海风轻拂，稻香四
溢，每一座古厝，每一块红砖似乎
都浸润着岁月的光辉。有这样一
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在百年前漂
洋过海，寄予着海外华侨们对家
乡、对亲人的殷切思念之情，它就
是联结漂泊在外的游子与故乡热
土的纽带——侨批。“批”在闽南
方言中是“书信”的意思，侨批则
是指华人华侨与家乡眷属在通信
往来过程中所产生的书信、账目
和汇款票据等，是一种“信汇合
一”的载体，被称为跨越大海的来
信。“侨批”这简单的两个字，承载
了无数闽南人逐梦他乡的故事，
也寄托着他们内心深处那份无法
割舍的思乡之情。

穿过一条被浓密树荫遮蔽
的堂廊，走进坐落于古城区陈光
纯故居的泉州侨批馆，这是泉州
最古老的洋楼之一，枣红色的清
水砖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岁月的
打磨，被笼罩上一层神秘的气
息。馆内，仿佛穿越时空一般，
一张张泛黄的信笺和汇款单、一
枚枚破旧的钱币静静地躺在玻
璃展台中，在昏黄灯光的照射
下，前来参观的游客们会不由自
主地沉浸于这一封封陌生的侨
批之中，渴望去探寻它们背后的
故事。馆中展出了一封1921年
马来西亚华侨谢再考寄给母亲
的侨批，信中提及生意难做，并

且得知母亲染上红疾后的急切
心情：“慈母亲大人……忽接得在
厝三月初五日信中云，玉体致染
红疾，不肖儿加以心酸，而望眼弓
心，悬悬忧思万种……”自责自己
不能够侍奉左右，同时还寄银嘱咐
分发给四位叔叔，字里行间都流露
出书写者对故乡亲人的深切眷恋。

百年前的闽南地区，来自大
洋彼岸的侨批不仅能够一解眷属
们对漂泊在外的游子们的牵挂和
担忧，随信而来的寄银也为家乡
的亲人们提供了生活保障。在那
个战争频发、物资匮乏的年代，华
侨汇款占华侨家庭收入的80%以
上，成为侨眷们的重要生活来
源。远在他乡的华侨们将省吃俭

用攒下的银元，小心翼翼地放入
信笺一起寄回到故里，寄出的是
他们的思念，是他们的牵挂。每
一笔汇款都是家人生活的依靠，
每一句问候都是心与心的碰撞，
侨批不仅仅是金钱的传递，更是
情感的交流，是在外打拼的游子
与家人们无声却又坚定的承诺。

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发
展，侨批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
生活，但也许在某一座闽南老宅
中，尘封已久的木箱里，还躺着被
精心保存的一封封侨批，它们诉
说着离别与重逢的故事，是亲情
的见证。寥寥侨批语，承载的是
华侨们浓重的思乡情感，是跨越
山海的家国情怀。

舌尖上的韭菜
春天的舞步

寥寥侨批语 浓浓思乡情

（（资料图资料图））


